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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予元 　 农业昆虫学家 。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
日出生于上海市 。 １９５３ 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
学 。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 。长期从事植物
保护研究 、教学 、推广工作 ，为我国农作物有害
生物综合防治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作出重要贡

献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 、三等奖 ２ 项 ，
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、二等奖 ５ 项 ，国
家图书奖提名奖 １ 项 。 出版专著 ２２ 部 、译著 ２
部 ，发表论文 １９７ 篇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
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３ 年元旦 ，我出生在上海一个“有钱人”
家 ，父亲原是屈臣氏汽水公司总经理 ，由于经营
不善和擅自捐资上万银元给精武体育会等原

因 ，赔光了股份 ，在我 ３ 岁时破产 。 从我记事到
哥哥姐姐工作之前 ，家中生活拮据 ，有时等米下
锅了 ，还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去换钱 。 家庭的破
败加上“八一三”上海沦陷 ，磨炼得哥哥姐姐们
都比较懂事 ，父母忙于全家人糊口 ，孩子们全靠
大的照顾小的 。 在哥姐的启蒙下 ，我 ４ 岁半就
上了小学 。 学习很吃力 ，但我不肯退缩 ，硬着头
皮跟班走 ，到小学四年级就半懂不通地看枟水浒
传枠 、枟三国演义枠 ，并被书里的英雄豪杰所折服 。
那几年父亲到汕头开了个小米铺 ，为节省上海
家中开支 ，１９４２ 年由 １９ 岁的四姐带着三哥 、六
姐和我四个人回汕头老家去上学 。 刚去时话听
不懂 ，上课如听天书 ，在四姐的帮助和管教下 ，

我慢慢跟上了学业 。 当时是抗日战争年代 ，汕
头是沦陷区 ，常有盟军飞机空袭 ，１９４５ 年 ４ 月
末的一个晚上我们正睡着 ，一颗重磅炸弹正落
在我们街区 ，我家的房子也被炸得只剩下前半
边 ，当时三哥和我吓得钻到墙角 ，听到父亲和四
姐的喊声才战战兢兢地跑出来 。 家被炸毁了 ，
只好暂住在亲戚家的阁楼上 。 不久 ，日本投
降了 ，侵略者被赶走了 ，家中生活虽很清苦 ，
但是很快活 。 南方习惯加上家庭经济条件不
好 ，我初三时还常打赤脚上学 ，一次全市学生
上街欢迎来访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国民党

的何应钦将军 ，队列已经整好了 ，校长发现我
没穿鞋 ，当场把我拉出了队伍 ，让我很没面
子 ，心想我穿戴不如你们 ，学习要超过你们 ！
学习更认真了 。 回上海读省吾高中时 ，学校
规定凡考第一名的可以免交学费 ，我为给家
里节省开支 ，努力学习 ，高中有五个学期考了
年级第一名 。

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了 ，我这年考大学 。 解放
第一年实行各个大学错开考试日期分别招生 ，
我报了金陵大学昆虫系 、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、
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、清华大学昆虫系 、东
吴大学生物系 ５ 所大学 ，先后都被录取了 。 三
姐说“清华是国立的不用交学费 ，名气又最大 ，
就上清华” ，我于是到了北京 。谁知去清华大学
报到时被告知农学院已合并到其他学校了 ，一
同从上海来的 ３０ 多名学生听后都很震惊 ，有的
表示“我是慕清华之名而来 ，既上不了清华就不
上了” 。 我情绪也很大 ，真想立即回上海 ，“说不
定那 ４ 所大学中还有能上的” ，可当时缺钱 ，没
敢行动 ，很不情愿地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 。

北京农业大学是由北京大学农学院（由建
于 １９０５ 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） 、清华农学
院（前身是 １９２１ 年建立的清华学校农科） 、华大
农学院（源自 １９４０ 年建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
物系）合并而成 ，师资力量 、设备条件等等当时
都是一流的 。 我读书时有刘崇乐 、陆近仁 、周明
牂 、戴芳澜 、俞大绂 、汤佩松 、胡秉芳等国内外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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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教授都亲自为我们授课 。 另一方面 ，通过学
校的政治课和社会活动 ，我思想觉悟也得到提
高 ，开始了解什么是革命 ，了解到今天独立自主
的新中国 ，是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
的 。 我们盼国家独立富强 ，就必须肯为建设新
中国奉献自己 。 既然已上了农大 ，就要负起责
任 ，我决定安心农业 ，为发展祖国农业科学而奋
斗 。 在校期间 ，思想改造 、三反五反 、教育体制
改革等运动不断 ，还抽调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和
组织大批学生参加土地改革 ，正常的教学秩序
常常被打乱 ，有些老教授受到猛烈冲击 … … 政
策上曾走过弯路 。 但学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，
让学生到农场劳动 ，组织学生在假期到农村参
加治虫运动 ，这些举措是正确的 。 我们这一代
人能在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，不怕苦 、
不怕累 ，能与农民打成一片 ，具有深入田间调查
研究等作风 ，与在校期间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 。

１９５３ 年临近毕业 ，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
束 ，“不能去流血保卫祖国 ，就应到最艰苦的地
方去建设祖国” ，多数人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填了
“服从组织分配” 。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３ 日孙晓邨校
长宣布毕业生分配名单 ，有 １６ 人分配大西北 ，
其中植保系 １０ 人 ，我和另一同学分配宁夏 。 据
说这个交通不便的边远小省还很不开化 ，经济
落后 ，生活用品贵 ，有人还劝我们多带些牙膏 、
肥皂之类 。 我们那时不知道找条件好的地方去
工作 ，认为正因为边远地方落后才需要我们去
建设 ，因此对这样的分配方案是愉快接受的 。
到西北的 １６ 个人先一起坐火车到西安再各奔
东西 。 我们去宁夏的客运汽车是敞篷大卡车 ，
一路上尘土飞扬 ，经受了两天半的颠簸到达了
省会银川 。 那时银川市的规模也就相当内地一
个小镇 ，全市还没有一座楼房 ，省政府也是一排
平房 。 一条主要的解放大街也没有铺柏油 ；有
电灯 ，但水是靠水车送或从井里提水 。 我被分
配到省农技推广站 ，另一同学分配到省内唯一
的农业教育单位 ——— 永宁农校 。条件与北京没
法比 ，也从没想过和分到大城市大单位的同学

比 ，面对陌生的环境 ，只想早点接受任务 。 当时
新的大学本科生还很少 。 我们被认为是党一手
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大学生 ，处处要求自己比较
严格 。 下农村没公交车 ，都自带行李和生活用
品 ，捆在自行车上骑车去 ，最远的要骑 ２００ 多公
里 。 我白天下地调查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情
况 ，向农民宣传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 ，晚上带着
问题 ，在油灯下查书寻找答案 ，有时召开群众会
介绍防治方案 。 冬前写出书面报告上交当地政
府和省站 ，再回到单位上班 。 冬季在站上学习
业务 ，为基层农技推广员举办技术培训班和参
加省厅的各种政治运动 ，只要自己抓紧 ，有大量
时间可以利用来补充理论知识和开展室内实

验 。 那时凡是有关农作物病 、虫 、草 、鼠危害造
成损失的问题我都愿意探讨 ，还学习掌握宁夏
农作物耕作栽培制度和气候变化规律 ，以扩大
自己的业务知识面 。 经过 ２ 年多的磨炼 ，我已
喜欢并适应了这种工作 ，看到自己学到的知识
能为人民服务 ，心里很高兴 。 正当我在推广站
干得起劲时 ，上级决定把我调到当时省内
唯一农业研究单位 ——— 王太堡农业试验场水
稻组 。

在宁夏引黄灌区 ，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 。
那几年稻瘟病常暴发成灾 ，急需系统研究此病
的发生规律和有效防治对策 。该组负责病虫害
防治的就我一人 ，单田间不同田块定点系统调
查记载病情发展变化 ，和定时更换病菌孢子捕
捉器上载玻片等工作 ，每天就要在稻田干四五
个小时 ，室内还有盆栽试验 、查阅文献资料 、分
析气候数据与病情变化的关系 、尝试用调查数
据组建稻瘟病预报模型等工作 ，还要参加每周
雷打不动的半天政治学习 ，忙得不可开交 ，暑热
伏天也很少能午睡 。 宁夏习惯在稻田施羊粪 ，
炎热的夏天 ，稻田水都发酵 ，会引起一些人腿上
生出“痒疯疙瘩” 。 我的两腿被水泡的部分全起
了脓疱 ，人们说远看我像穿着一双黄靴子下稻
田干活 。 超负荷工作 ，集体活动时还帮别人干 ，
老工人看我都心疼了 ，唯独 １９３５ 年参加红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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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书记不但看不见 ，反而常找碴儿训斥 。 后
来才闹明白原因 ：在业务场长老专家马寿桃的
支持下我报考研究生 ，但随后场党委给北京农
大招办追发去电报“此人历史未做结论 ，不宜录
取” 。 原来我被怀疑隐瞒年龄列入“审干对象” ，
加上有海外关系 ，不恋大城市愿到宁夏这么努
力干 ，怀疑我一定有政治目的 。 好在我全力投
入工作 ，干有效率的工作是我最大的乐趣 。 经
过忍辱负重的辛苦 ，换来了能用 ７ 月雨量雨日
较准确预测 ８ 月稻瘟病发生程度 、用前期叶瘟
病情较准确预测后期穗瘟病情的预测模型 ，以
及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 。这些
工作得到业务领导和省内农技推广部门的认

可 ，心里感到很值 。 １９５６ 年末 ，上级调我参加
稻瘟病防治考察团到全国几个主要稻区考察 ，１
个月后回到银川时 ，我已被调回农技推广站 。

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成立回族自治区 ，
宁夏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，我第二次
到技术推广岗位时条件比以前大有改善 。但新
划入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，
农民生活贫困 ，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严重 ，急待
解决 。 为此我被派到西海固蹲点搞病虫害调查
研究和开展试验示范 。 在同事和当地农技站的
协助下 ，坚持几年努力 ，终于弄清了陕甘宁交界
区冬麦上严重发生的麦种蝇的发生规律和用辛

硫磷拌种高效控制其危害的方法 ，用六氯代苯
处理种子将大面积小麦腥黑穗病由 ２０ ％ ～
４０ ％ 的病穗率压低到 ０ ．１ ％以下 ，试用 ０ ．５ ％ 六
六六粉精量拌种消灭农户储藏期豌豆种内的豌

豆象取得成功 ，用 ０ ．０５ ％ 新洁尔灭（医用消毒
剂）控制防护林杨树上的腐烂病 ，等等 ，我一时
成了颇受群众欢迎的人 。

１９６０ 年我被调到永宁农校当教师 。 我自
己并不想常换单位 ，但是如果工作需要那就应
该服从 。我想只要认真 ，干什么工作都能从中
发现值得钻研的东西 。 我非常欣赏当时的“干
一行 ，爱一行 ，钻一行”这一口号 。 由于对生产
情况和新的知识信息比较了解 ，讲课时受到学

生的欢迎 。调农校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，宁夏
是“浮夸风”的重灾区 ，职工定量每月 ２ 两油 、３
两肉 、２１ 斤粮 ，由于营养不足 ，许多人对未来失
去了信心 ，无心提高专业 。 我不能因挨饿引起
营养性浮肿而放松学习和工作 ，试着为师生培
养“可以补充人体营养的”人造肉菌 、链孢霉和
可以促进蔬菜生长的赤霉菌 ，并负责值夜班控
制炉火温度和手摇培养瓶 。 后来国家经济慢慢
恢复 ，１９６２ 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 ，知识分
子有了空前宽松的发展环境 ，大家钻研业务 ，学
外语的积极性很高 ，我在“逆境”中坚持自学到
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 ，而且参加区内协作开展
农业害虫基本调查等 。 可惜好景不长 ，一场灾
难又降临到刚开始恢复元气的祖国头上 。 １０
年动乱期间我们夫妻都受到冲击 ，几次被抄家 。
在劳动中我照常发现问题 ，提合理化建议 ，心中
对那些祸国殃民的人万分愤怒和痛恨 。 我坚信
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胜 ，知识有用 ，我们必须时刻
准备着 。 虽然条件十分困难 ，我仍利用一切机
会找文献看 ，搞翻译 ，搞力所能及的田间调查 ，
为科普小报写义务性不署名文章 。 总之 ，什么
都干 ，绝不让光阴白白浪费掉 。 国家需要追赶
世界先进水平 ，国家要我们“向科学进军”的时
期一定还会再来 。

１９７６年“四人帮”被击垮后 ，中央出台一系
列政策拨乱反正 ，领导人民开始真正走上繁荣
富强的轨道 。 我此后不久被调到宁夏农科院植
保所 ，此时我在宁夏已工作 ２５年 。由于在实践
中为生产解决过一些燃眉之急的问题 ，做了大
量“万金油”式的工作 ，也曾在一些基础理论学
习 、先进技术应用和一些重大病虫问题方面做
出过一些成绩 ，我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行的赞
许 。 有人问我怎么能预见到有今天这样重视科
技的形势 。其实我只是觉得我们在祖先时代就
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民

族绝不会垮 ，也不该垮 。 我们炎黄子孙应该有
志气把祖先当年的荣誉争回来 。

１９８２ 年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向全国招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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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，由于老专家吴福祯先生向中央要求 ，将我调
到该所 。我从一个小省的科技人员调到中央单
位 ，没觉得是“一步登天” ，而只看作又一次岗位
变动 。 我还是一如既往 ，听从组织调遣 。 初到
时分到基本调查研究室 ，一年多后调麦虫室 ，两
年多后又调棉虫室 ，我恰似排球场上的自由人 ，
什么位置需要 ，我立即投入 。 好在我什么都干
过 ，每涉足一行 ，都不是漂在面上应付 ，干一行
就往里钻一行 ，没等钻透又让我换地方 ，对我都
不太困难 ：到基本调查室是我的老本行 ，我从
５０ 年代就对小麦吸虫 、麦蚜 、黏虫等有过研究 ，
只是棉虫 ，因宁夏基本不种棉花 ，只在教学工作
中用过材料 。 当时我已 ５０ 多了 ，感到为难 ，但
组织坚持安排我去“加强”该课题组 ，我又到了
棉虫组 ，并尽快熟悉了国内外有关该虫的前沿
动态 。

来北京工作 ２６ 年 ，比起在宁夏 ，这里信息
快 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加多 ，申请获得国家大
型研究项目的可能性大 ，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
家重要调研任务和提出可供领导参考的建议 ，
逐渐得到同行专家和领导的重视 。 我一个没读
过研 、没留过学 、一毕业就长期扎到西北少数民

族地区 ，只凭“为国争光 、为民族争气”的爱国热
情努力工作的人 ，对国家给予我各种超值的回
报 ，内心常深感不安 ，因为我没做出什么突出的
业绩 。 当然 ，如果我当时分配在发达地区 ，能选
定一个重要课题 ，一辈子研究下去 ，可能做出更
突出些的成绩 。 但我更愿服从工作需要 。 植保
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综合性学科 ，必须宏观微
观兼顾 ，实施多学科协作 ，才能解决问题 ，需要
有人将这些有关学科串联起来 。 这种边缘工作
不会有惊天动地的个人成就 ，但是绝不可或缺 。
只要有利于促进当前和今后的学科发展 ，即便
做无名英雄 ，我也乐意 。 别人劝我 ，“领导总拿
你当万金油使 ，老调换工作 ，你亏大发了” 。 我
认为一点没亏 ，多年来不管我怎么换岗位也没
偏离植保范畴 ，没偏离我追寻的目标 。 英国人
有句名言 ，“射手的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 ，而
是由于他的目标” 。 我胸无成名成家之大志 ，只
是做了点有益的工作 ，不为名利地位诱惑所动 ，
面对压力能愈挫愈强 ，这都得益于 ５０ 多年前给
自己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、为改变祖国农
业落后面貌而奋斗的目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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